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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就全靠我一个人了。

为了让每只毛孩吃饱，为了节约成本，我亲手做了一批自

动喂食器，放置在每个隔间。哪一个里面没了食物，马上加满，

不限吃，人家都说我这边的流浪狗一个个养得像小猪一样。

1994 年至今，或许出于自尊心或者其他考虑，我从没做过

公开募捐，只接受主动捐款。但近一万只的狗狗，开销确实很

大，除了每年的基地租金 198 万元，还要负担食物的供给。目前，

每个月的缺口是 75 吨狗粮。

疫情之前，过年那会，为了省钱，除了买一些高档的 60 多

元一斤的狗粮，我还会去宠物食品公司购买临期粮或者低品质

的狗粮，到不到期的无所谓，因为对于这么多狗来说，4 吨的

狗粮，三四天就吃完了。而高低品质的粮食混合一起，狗狗们

不爱吃，一定程度上也能更长地撑一段日子。

我一直觉得，用自己的钱做救助，花多少与别人无关，如

果用捐款，就要考虑，尽可能多救助一个动物。  

领养难追踪，渡不了的是人 

随着救助的猫狗越来越多，有人劝我开放领养，这样也可

以减轻救助的负担，我也尝试过，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

我不再轻易做出领养的决定。

曾经有一个领养人，很诚恳地找到我说，希望能领养一只刚

出生的小奶狗作为宠物，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他们带走了三只长

得好看的狗，唯独留下了那只最难看的。等我后面回访时，却发

现这些被领养的狗，不是死了就是丢了。反而那只被挑剩下的小

奶狗“侥幸”活了下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我感到心寒。

而被领养的五六百只流浪狗里，我能回访到的只有 130 多

只，后来有些人换了电话，后续的追踪更是无从谈起了。我时

常在想，如果在基地，它们虽然被关在笼子里，但每天能吃口

饱饭，至少能活着，绝大多数会在这个狗棚中过完这一生，这

对它们而言，已经是最好的际遇了。

救助这件事，有时候就像捐款一样，任何一个人主动捐款

是在行善积德，如果是他去求来的，或有某些交换条件，那就

违背了捐款这一行为的本心与初衷。有人问，既然有这么多的

误解、操劳与揪心的事情，以后有一天，会不会不再继续救助了。

我想我不会，救助，是一种修行，世间所有东西再好，只是身

外之物，唯有生命是最珍贵的。

的笼子，然后再搬上货车，运回报恩寺。

直到 2016 年，与有关部门商量后，一些被管制的流浪动物，

可以由报恩寺接收。随着每次几十上百只地往回救，报恩寺实

在安顿不下了，我便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钱，在浦东租了一个

一万多平方米的农业园，将其改造成毛孩子的居所。

就这样，报恩寺成了救助“中转站”，有疾病的、残疾的

狗狗在这里治疗，多数健康的狗登记入册后，统一运往 40 多公

里外的浦东流浪狗基地。 

每月缺口 75 吨，却从未公开募捐 

救不完的是流浪动物，渡不了的是人。在我救助的流浪动

物里，大多数是遭人遗弃的宠物猫狗，有些甚至遭受过非人般

的虐待——被割断脚筋，被人砍得血肉模糊，被烫成重度伤残。

2000 年时，我和义工们一次救下 129 只狗狗，其中很多被

人打得眼珠脱落、牙齿掉光、断胳膊断腿，最可怜的小狗长了

个拳头大的恶性肿瘤，在角落呜咽着。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只叫悦悦的狗，全身烫伤，皮肉已经碳化

溃烂，治疗了四个月才算康复。还有些流浪狗，一直在外流浪，

抓捕回来吓破了胆，怎么也哄不出笼子，只能拽着它的两条腿用

力拉出笼，这时倒挂着的流浪狗，会卷曲身子冲着抓住它后腿的

手咬过去。我理解它们的恐惧与无助，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

基地目前有六个大棚，每个大棚 2000 多平方米，可容纳

一千多只狗。按照体型大小、公母分开，一半室内一半室外，

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平日里有工人和志愿者按时打理、养护，

报恩寺是救助“中转站”，智祥会把流浪动物统一运往浦东基地。




